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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〔摘要〕 　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不可缺一的条件ꎮ 作为交际和思维的工具ꎬ任何语言都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ꎬ
但不同语言在时空性特质上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ꎬ有些语言偏重于时间性表达ꎬ而有些则侧重于空间性表达ꎮ 本文

借用与汉语、英语的对比和比较ꎬ揭示祖鲁语侧重于时间性表达ꎮ 首先ꎬ在祖鲁语中动词是构词和构句的基础和中心ꎬ
动词性词根是基础ꎬ大量名词由动词派生而来ꎬ构句时各种语法意义均附着于动词ꎬ形成动词核心体ꎮ 其次ꎬ时态是祖

鲁语中非常重要的语法范畴ꎬ不但种类丰富ꎬ而且具有强制性ꎮ 再次ꎬ祖鲁语中存在一类表示事件之间时间关系的助

动词ꎮ 这些语法特征都说明祖鲁语更侧重于时间性表达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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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时间和空间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ꎮ
作为人类交际和思维的工具ꎬ任何语言都具有时间性

和空间性ꎬ但不同语言在时间性和空间性方面表现出

不同特点ꎮ 王文斌[１] 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中词源、动
词、名词在构句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考察ꎬ提出汉语偏

爱空间性表达ꎬ而英语则注重于时间性表达ꎮ 随后的

研究分别从汉语和英语的构词法、句法、篇章等层面

对空间性特质和时间性特质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研

究ꎬ论证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ꎬ而英语具有时间性特

质[２][３][４][５][６][７][８][９]ꎮ 空间性特质决定了汉语句法

上的块状性和离散性ꎬ时间性特质决定了英语句法上

的勾连性和延续性[７]ꎮ
按照时间性特质和空间性特质这一对参数ꎬ可以

将人类语言分为:时间性特质语言和空间性特质语

言ꎮ 王冬雪、王文斌[１０][１１] 通过对汉语、英语、俄语三

语中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比较ꎬ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

论ꎮ 汉语为汉藏语系ꎬ属孤立语ꎬ缺乏形态变化ꎻ英语

和俄语均为印欧语系ꎬ属屈折语ꎬ具有丰富的形态变

化ꎬ这两种类型的语言在时空性特质上表现出迥然不

同的特点ꎮ 但是ꎬ目前还没有针对祖鲁语( ｉｓｉＺｕｌｕ)这
一属于其他类型的语言进行时空性方面的专题对比

性研究ꎮ 本文将在前人和时贤对汉语和英语比较研

究的基础上探究祖鲁语中的时间性和空间性ꎮ
祖鲁语是南非共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ꎬ也是南

非第一大语言ꎬ使用人口约有 １１００ 万ꎮ 祖鲁语ꎬ与
科萨语( ｉｓｉＸｈｏｓａ)、恩德贝莱语( ｉｓｉＮｄｅｂｅｌｅ)、斯威士

兰语(ｓｉＳｗａｔｉ)同属南班图语(Ｓｏｕｔｈ Ｂａｎｔ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)
中的恩古尼语(Ｎｇｕｎ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)ꎬ属尼日尔－刚果语

系[１２] ꎮ 从类型学上ꎬ属黏着语ꎬ存在大量变词语素

(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)ꎬ与语法意义一一对应ꎬ在构词和构句

时ꎬ以前缀或后缀的方式ꎬ明确表明各种语法意义ꎮ
名词由表示类别的前缀和词干构成ꎬ时体、否定、语
气等在构句时以词缀形式附着于动词词干 ( ｖｅｒｂ
ｓｔｅｍ) [１３](１３５－１３７) 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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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主要从动词在构词和构句中的地位、时态系

统的复杂性与强制性ꎬ考察祖鲁语的时间性和空间

性ꎬ通过与汉语和英语的比较ꎬ得出祖鲁语偏重于时

间性表达的结论ꎮ

一、 从动词词干是构词基础看
祖鲁语的时间性特质

　 　 名词表示人、事物或时地的名称ꎬ动词表示事物

的行为、动作、变化[１４](９－１０)ꎮ 动词具有时间性属性ꎬ
名词具有空间性属性[１][１５][１６]ꎮ 王文斌[１] 从词源角

度ꎬ指出原始印欧语是以动词词根为基础ꎬ词汇主要

是在动词词根基础上通过屈折、词缀等手段派生而

来ꎬ现代印欧语中许多名词均由动词派生而来ꎮ 而汉

语则重名而不重动ꎮ 沈家煊[１７][１８][１９]提出ꎬ 英语中的

词可以分为名词和动词两大类ꎬ而汉语中动词则属于

名词的一个次类ꎮ 王文斌[１] 认为ꎬ英语重动词ꎬ汉语

重名词ꎬ是英语侧重于时间性ꎬ而汉语侧重于空间性

在构词中的具体体现ꎮ
祖鲁语中的词可以归为体词(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)和谓词

(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)两大类[２０](３３－３５)ꎮ 从词源看ꎬ祖鲁语表现

出与印欧语言相似的特点ꎬ动词词干(ｖｅｒｂ ｓｔｅｍ)是构

词的基础ꎬ大量名词均由动词通过附加词缀或屈折变

化派生而来ꎬ如(１)所示ꎮ

(１) 动词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名词

ｆｉｋａ (ａｒｒｉｖｅ) 　 　 　 　 　→　 　 　ｕｍｆｉｋｉ (ｎｅｗ￣ｃｏｍｅｒ)
ｐｈａｔｈａ (ｇｕａｒｄ) 　 　 　→ ｕｍｐｈａｔｈｉ (ｇｕａｒｄｉａｎ)
ｐｈｕｃａ (ｓｈａｖｅｌ) 　 　 　→ ｉｍｐｕｃｏ ( ｒａｚｏｒ)
ｂａｚａ(ｃａｒｖｅ) 　 　 　 　 　 　→ ｉｍｂａｚｏ(ａｘｅꎬ ａｄｚｅ)
ｆｉｈｌａ(ｈｉｄｅ)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→ ｉｍｆｉｈｌｏ(ｓｅｃｒｅｔ)
ｂａｌａ(ｃｏｕｎｔ)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→ ｉｓｉｂａｌｏ( ｆｉｇｕｒｅ)
ｏｎａ(ｓｉｎ)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→ ｉｓｏｎｏ(ｓｉｎ)
ｂｏｐｈａ( ｔｉｅ)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→ ｉｓｉｂｏｐｈｏ(ｇｒａｓｓ ｒｏｐｅ)
ｄｕｍａ (ｂｅ ｆａｍｏｕｓ) 　→ ｕｄｕｍｏ( ｆａｍｅ)
ｔｈａｎｄａ ( ｌｏｖｅ) 　 　 　 　 　→ ｕｔｈａｎｄｏ ( ｌｏｖｅ)

(１) 中的名词均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ꎮ 如“ｕｍ”
为第一类名词前缀ꎬ“ｉ”为名词词尾(动词一般都以元

音“ａ”结尾)ꎬ动词“ ｆｉｋａ”和“ｐｈａｔｈａ”加上前缀“ｕｍ”ꎬ
同时词尾元音由“ａ”变为“ ｉ”ꎬ派生出名词“ｕｍｆｉｋｉ”和
“ｕｍｐｈａｔｈｉ”ꎮ 动词附加上名词前缀ꎬ词尾“ ａ”变为名

词性词尾ꎬ生成名词ꎬ是祖鲁语中最重要的构词手段ꎮ
同一个动词可以加上不同的前缀ꎬ构成不同的名词ꎬ
如(２－４)ꎮ

(２) ｄｌａｌａ(ｖ. 玩、打) → ｕｍｄｌａｌｉ(ｎ. 运动员)
→ ｕｍｄｌａｌｏ(ｎ. 游戏、比赛)

(３) ｔｈａｎｄａｚａ(ｖ. 祈祷) → ｕｍｔｈａｎｄａｚｏ(ｎ. 祈祷词)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→ ｕｍｔｈａｎｄａｚｉ(ｎ. 精神医生)

(４) ｈａｍｂａ (ｖ. 走、离开)→ ｕｈａｍｂｏ (ｎ.旅行、旅途)
→ ｕｍｈａｍｂｉ(ｎ.旅行者)
→ ｉｓｉｈａｍｂｉ(ｎ. 访客、陌生人)

此外ꎬ祖鲁语中的形容词为封闭词类ꎬ数量非常

有限ꎬ真正的形容词不到 ２０ 个[２０]ꎮ 英语和汉语中的

很多形容词ꎬ在祖鲁语中则属于动词ꎬ不是对人、事物

或事件的描写ꎬ而是对人、事物的状态或事件过程变

化的 描 述ꎬ 这 类 动 词 被 称 为 状 态 动 词 ( ｓｔａｔｉｖｅ
ｖｅｒｂ) [２０][２１]ꎮ 在一般现在时中ꎬ状态动词通常表示事

件过程或状态的变化ꎬ如(５－６)ꎮ

(５) Ｎｇｉ￣ｙａ￣ｌａｍｂ￣ａ.
１ＳＧ￣ＤＩＳ.ＰＲＳ￣ｂｅｃｏｍｅ ｈｕｎｇｒｙ￣ＦＶ①

“ Ｉ ａｍ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ｈｕｎｇｒｙ.”
(６) Ｕ￣ｍａｍａ　 　 ｕ￣ｙａ￣Ｌａｌ￣ａ.

ＮＣ１￣ｍｏｔｈｅｒ　 ＳＭ１￣ＤＩＳ.ＰＲＳ￣ｂｅｃｏｍｅ ｓｌｅｅｐ￣ＦＶ
“Ｍ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ｓｌｅｅｐ 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
ｆａｌｌｉｎｇ ａｓｌｅｅｐ.”

例(５)和例(６)分别表示施事主语正在处于“饿”
和“睡着”的过程中ꎬ还没有达到“饿”和“睡着”的状

态ꎮ 若要表达已处于“饿”和“睡着”的状态ꎬ通常需

要使用现在完成时ꎬ其标记为￣ｅ / ｉｌｅ [２２] [２３]ꎬ如(７－８)
所示ꎮ

(７) Ｎｇｉ￣ｌａｍｂ￣ｉｌｅ.
１ＳＧ￣ｂｅｃｏｍｅ ｈｕｎｇｒｙ ￣ＰＲＦ
“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ｈｕｎｇｒｙ / Ｉ 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

① 基于莱比锡注释规则(Ｌｅｉｐｚｉｇ Ｇｌｏｓｓ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)和班图语法学注释常规ꎬ本文采用以下缩写:１ＳＧ :第一人称单数ꎻ１ＰＬ :第一人称复数ꎻ３ＳＧ :第三

人称单数ꎻＮＣ:名词的类别(其后数字表示隶属第几类)ꎻＳＭ:主语标记(其后数字与主语所属名词的类别一致)ꎻＯＭ:宾语标记(其后数字与宾

语所属名词的类别一致)ꎻＩＮＦ:动词不定式ꎻ ＰＲＳ:现在时ꎻＰＲＦ:现在完成时ꎻＰＳＴ:过去时ꎻＦＵＴ:将来时ꎻＰＲＯＧ:进行时ꎻＳＪＮＣ:虚拟语气ꎻＰＴＣＰ:
分词式ꎻＥＸＣＬ:开始体ꎻＣＯＰ:系动词ꎻＮＥＧ:否定式ꎻ ＤＩＳ:长式 / 不连续格式ꎻＡＰＰＬ :实用体ꎻＲＥＰＲ :相互体ꎻＦＶ:动词词尾元音(Ｆｉｎａｌ Ｖｏｗｅｌ)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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ｈｕｎｇｒｙ ｎｏｗ.”
(８) Ｕ￣ｍａｍａ　 　 ｕ￣ｌｅｌ￣ｅ.

ＮＣ１￣ｍｏｔｈｅｒ　 ＳＭ１￣ｂｅｃｏｍｅ ｓｌｅｅｐ￣ＰＲＦ
“Ｍｏｔｈ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/ ｉｓ ａｓｌｅｅｐ.”

祖鲁语中的现在完成时ꎬ也被称为近过去时[２２]ꎬ
一般指事件发生在不久前ꎬ其结果或影响在说话时间

(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)仍持续ꎮ 例(７)和(８)表示ꎬ“饿”和
“睡觉”的动作所造成的结果ꎬ即“饿”和“睡着”的状

态在说话时间仍持续ꎮ
由此可见ꎬ动词词根在祖鲁语构词中具有举足轻

重的地位ꎮ 名词ꎬ通过借助词缀ꎬ派生于动词ꎮ 根据

王文斌等学者的观点ꎬ祖鲁语重动的这一特点ꎬ说明

祖鲁语侧重于时间性的表达ꎮ 此外ꎬ祖鲁语中形容词

的稀少和状态动词的存在ꎬ体现了祖鲁语注重对事件

或事物变化的表达ꎬ这也体现了祖鲁语的时间性ꎮ

二、 从动词作为句子中心看祖鲁语的
时间性特征

　 　 在郭绍虞[２４] “汉语名词中心说”的基础上ꎬ王文

斌[１]指出ꎬ印欧语中动词是句子的中心ꎬ英语中的句

子必须要有动词出现ꎬ否则句子将不合法ꎮ 汉语造句

法的特点则以名词为重点ꎬ最典型的表现是汉语中存

在大量的名词谓语句ꎬ句中并无任何动词出现ꎮ 王文

斌认为ꎬ英语以动词为中心充分体现了其时间性ꎬ汉
语中的名词谓语句则体现了其空间性特质ꎮ

与印欧语一样ꎬ在祖鲁语中ꎬ句子是以动词为中

心ꎮ 首先ꎬ在构句过程中ꎬ动词承担着各种语法标记ꎬ
动词是句子的支柱与核心ꎮ 祖鲁语存在丰富的表语

法意义的语素ꎬ包括主语标记(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ｒ)、宾语

标记(ｏｂｊ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ｒ)、否定(ｎｅｇａｔｉｖｅ)、时态(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
ａｓｐｅｃｔ)、语气(ｍｏｏｄ)等ꎮ 在构句时ꎬ这些语法标记都

以前缀或后缀的方式附着于动词ꎬ形成动词核心体

(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)ꎮ 在时态句(ｔｅｎｓｅ ｃｌａｕｓｅ)中ꎬ动词前

必须出现与其主语类别①相对应的主语标记ꎬ否则句

子不符合语法ꎬ而主语位置上的名词短语则可以自由

移位ꎬ也可以省略ꎬ如(９－１０)ꎮ 宾语标记不具有强制

性ꎬ但当出现在句中时ꎬ必须附着于动词前ꎬ宾语可以

自由移位或省略ꎬ如(１１)ꎮ

(９) ａ. (Ｕ￣Ｓｉｐｈｏ) 　 　 ｕ￣ｋｈｕｌｕｍ￣ａ　 　 　 ｉｓｉ￣Ｚｕｌｕ.
ＮＣ.１￣Ｓｉｐｈｏ　 ＳＭ.１￣ｓｐｅａｋ￣ ＦＶ　 ＮＣ.７￣Ｚｕｌｕ
‘Ｓｉｐｈｏ ｓｐｅａｋｓ / ｉｓ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ｉｓｉＺｕｌｕ.’

ｂ. Ｕ￣ｋｈｕｌｕｍ￣ａ　 　 ｉｓｉ￣Ｚｕｌｕ　 　 　 ｕ￣Ｓｉｐｈｏ.
ＳＭ.１￣ｓｐｅａｋ￣ＦＶ　 ＮＣ.７￣Ｚｕｌｕ　 ＮＣ.１￣Ｓｉｐｈｏ
‘Ｓｉｐｈｏ ｓｐｅａｋｓ / ｉｓ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ｉｓｉＺｕｌｕ’

(１０) ａ. (Ａｂａ￣ｆｕｎｄｉ) 　 ｂａ￣ｔｈａｎｄ￣ａ　 　 　 ｕ￣ｔｈｉｓｈａ.
ＮＣ.２￣ｓｔｕｄｅｎｔ　 ＳＭ.２￣ｌｉｋｅ￣ ＦＶ　 　 ＮＣ.１￣ｔｅａｃｈｅｒ
‘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ｋｅ ａ /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. ’

ｂ. Ｂａ￣ｔｈａｎｄ￣ａ　 　 ｕ￣ｔｈｉｓｈａ　 　 　 ａｂａ￣ｆｕｎｄｉ.
ＳＭ.２￣ｌｉｋｅ￣ＦＶ　 　ＮＣ.１￣ｔｅａｃｈｅｒ　 　ＮＣ.２￣ｓｔｕｄｅｎｔ
‘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ｋｅ ａ /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. ’

(１１) ａ. (Ｕｍ￣ｆｕｎｄｉ) 　 ｕ￣ｙａ￣ｓｉ￣ｆｕｎｄ￣ａ　 　 (ｉｓｉ￣Ｚｕｌｕ).
ＮＣ.１￣ｓｔｕｄｅｎｔ　 ＳＭ.１￣ＤＩＳ.ＰＲＳ￣ＯＭ.７￣ｓｔｕｄｙ￣ＦＶ
　 ＮＣ.７￣Ｚｕｌｕ
“Ａ /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/ ｉ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ｉｓｉＺｕｌｕ.”

ｂ. Ｉｓｉ￣Ｚｕｌｕ　 　 ｕｍ￣ｆｕｎｄｉ　 　 　 ｕ￣ｙａ￣ｓｉ￣ｆｕｎｄ￣ａ.
ＮＣ.７￣Ｚｕｌｕ 　 ＮＣ. １￣ｓｔｕｄｅｎｔ 　 ＳＭ. １￣ ＤＩＳ. ＰＲＳ￣
ＯＭ.７￣ｓｔｕｄｙ￣ ＦＶ
“Ａ /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/ ｉ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ｉｓｉＺｕｌｕ.”

ｃ. Ｕ￣ｙａ￣ｓｉ￣ｆｕｎｄ￣ａ　 　 　 ｕｍ￣ｆｕｎｄｉ　 　 ｉｓｉ￣Ｚｕｌｕ.
ＳＭ. １￣ ＤＩＳ. ＰＲＳ￣ＯＭ. ７￣ｓｔｕｄｙ￣ ＦＶ 　 ＮＣ. １￣
ｓｔｕｄｅｎｔ　 　 ＮＣ.７￣Ｚｕｌｕ
“Ａ /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/ ｉ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ｉｓｉＺｕｌｕ.”

例(９)中的主语标记 ｕ 与主语 ＵＳｉｐｈｏ 一致ꎬ主语

可以省略ꎬ也可以移位至句末(９ｂ)ꎬ句子完全合法ꎬ
且语义不变ꎮ 例(１０)中的主语 ａｂａｆｕｎｄｉ“学生”为第

二类名词ꎬ主语标记为 ｂａꎮ 例(１１)中的宾语标记￣ｓｉ￣
与宾语名词类别一致ꎬ附着于动词ꎬ宾语可以自由省

略ꎬ也就是说ꎬ(１１ａ)中主语和宾语都可以删除ꎬ只保

留动词ꎻ宾语和主语可以出现在句中任何位置ꎬ如
(１１ｂ)和(１１ｃ)ꎬ并不影响语义表达ꎮ

祖鲁语的时态(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)、语气(ｍｏｏｄ)、
否定(ｎｅｇａｔｉｖｅ)也都附着于动词ꎬ成为动词核心体的

一部分ꎬ如(１２－１４)ꎮ

(１２) Ｉｓ￣ａｎｇｏｍａ　 ｓ￣ａ￣ｋｈｕｌｕｍ￣ａ　 ａｍａ￣ｎｇａ. (远过去时)
ＮＣ.７￣ｗｉｔｃｈ　 ＳＭ.７￣ＰＳＴ￣ｓｐｅａｋ￣ＦＶ 　 ＮＣ.６￣ｌｉｅ
“Ａ / Ｔｈｅ ｗｉｔｃｈ ｔｏｌｄ ｌｉｅｓ.”

(１３) Ｋｕ￣ｆａｎｅｌａ　 　 　 ａ￣ｋｈｕｌｕｍ￣ｅ　 　 ｉｓｉ￣Ｚｕｌｕ. (虚拟

语气)

① 祖鲁语中名词分为 １４ 类ꎬ每类具有不同的前缀(ｐｒｅｆｉｘ)ꎬ对应的主语标记和宾语标记必须与其类别一致(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)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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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Ｃ.１５￣ｂ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　 ３ＳＧ￣ｓｐｅａｋ￣ＳＪＮＣ 　 ＮＣ.
７￣Ｚｕｌｕ
“Ｓ / ｈｅ ｍｕｓｔ / ｈａｖｅ ｔｏ / ｓｈａｌｌ ｓｐｅａｋ ｉｓｉＺｕｌｕ.”

(１４) Ａｂａ￣ｆｕｎｄｉ　 ａ￣ｂａ￣ｋｈｕｌｕｍ￣ｉ　 　 ｉｓｉ￣Ｚｕｌｕ. (否定)
ＮＣ.２￣ｓｔｕｄｅｎｔ　ＮＥＧ￣ＳＭ２￣ｓｐｅａｋ￣ＮＥＧ　 ＮＣ.７￣Ｚｕｌｕ
“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ｉｓｉＺｕｌｕ /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
ｉｓｉＺｕｌｕ.”

例(１２)中的远过去式( ｒｅｍｏｔｅ ｐａｓｔ ｔｅｎｓｅ)标记￣
ａ￣、例(１３)中的现在时虚拟语气(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)
标记￣ｅ、例(１４)中的一般现在时否定标记 ａ...ｉ 均附着

于动词ꎬ成为动词核心体的一部分ꎮ
另外ꎬ祖鲁语中使动(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)、被动(ｐａｓｓｉｖｅ)、

实用体(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)、相互体(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)等也以后缀

的形式附着于动词[２２]ꎬ此类词缀在班图语法学著作

中通常被称为派生词缀(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) [２５]ꎬ
是祖鲁语的构词法之一ꎬ如(１５－１８)所示ꎮ

(１５) ｂｏｎａ (ｖ. ｓｅｅ)→ｂｏｎ￣ｉｓ￣ａ (ｖ. ｃａｕｓｅ ｔｏ ｓｅｅꎬ ｓｈｏｗ)
(使动)
ｆｕｎｄａ ( ｖ. ｌｅａｒｎ)→ｆｕｎｄ￣ｉｓ￣ａ ( ｖ. ｃａｕｓ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ꎬ
ｔｅａｃｈ)

(１６) ｂｈａｌａ (ｖ. ｗｒｉｔｅ) →ｂｈａｌｉ￣ｗ￣ａ (ｖ. ｂ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)(被
动)
ｔｈａｔｈａ (ｖ. ｔａｋｅ)→ｔｈａｔｈ￣ｗ￣ａ (ｖ. ｂｅ ｔａｋｅｎ)

(１７) ｌｅｔｈａ (ｖ. ｂｒｉｎｇ)→ｌｅｔｈ￣ｅｌ￣ａ (ｖ. ｂｒｉｎｇ...ｆｏｒ...)(实
用体)
ｃｕｌａ (ｖ. ｓｉｎｇ)→ｃｕｌ￣ｅｌ￣ａ (ｖ. ｓｉｎｇ...ｆｏｒ...)

(１８) ｔｈａｎｄａ (ｖ. ｌｏｖｅ)→ｔｈａｎｄ￣ａｎ￣ａ (ｖ. ｌｏｖｅ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)
(相互体)
ｂｏｎａ (ｖ. ｓｅｅ)→ｂｏｎ￣ａｎ￣ａ (ｖ. ｓｅｅ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)

例(１５)中的￣ｉｓ￣、例(１６)中的￣ｗ￣、例(１７)中的￣
ｅｌ￣、例(１８)中的￣ａｎ￣ꎬ分别表示使动、被动、实用体、相
互体ꎮ 不同的派生词缀可以同时出现ꎬ以线形方式附

着于动词词干ꎬ使动词不断增长ꎬ如(１９)ꎮ

(１９) ｓｅｂｅｎｚ￣ｉｓ￣ｅｌ￣ａ　 ‘ｗｏｒｋ￣ＣＡＵＳ￣ＡＰＰＬ’ 　 ‘ ｃａｕｓｅ ｔｏ
ｗｏｒｋ ａｔ ｏｒ ｆｏｒ...’
ｔｈａｎｄ￣ａｎ￣ｅｌ￣ａ　 ‘ ｌｏｖｅ￣ＲＥＰＲ￣ＡＰＰＬ’ 　 ‘ ｌｏｖｅ ｏｎｅ
ａｎ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...’
ｔｈｅｎｇ￣ｅｌ￣ｗ￣ａ 　 ‘ ｂｕｙ￣ＡＰＰＬ￣ＰＡＳＳ ’ . 　 ‘ ｂｅ
ｂｏｕｇｈｔ ｆｏｒ...’

ｔｈｅｎｇ￣ｉｓ￣ｗ￣ａ　 ‘ｂｕｙ￣ＣＡＵＳ￣ＰＡＳＳ’ .　 ‘ｂｅ ｓｏｌｄ...’

上述论证说明ꎬ动词是主语标记、宾语标记、否
定、时态、语气以及使动、被动、实用体、相互体等语法

标记的承担者ꎬ是句子的核心ꎮ
王文斌[１]通过一系列例证说明汉语存在大量名

词性谓语句ꎬ认为这是汉语句法方面块状性与离散性

的重要体现ꎮ 在祖鲁语中ꎬ名词不能独立构句ꎻ若要

构句ꎬ须有系动词插入ꎬ如(２０￣２１)ꎮ

(２０) Ｕ￣Ｓｉｐｈｏ　 　 ｕ￣ｎｇｕ￣ｔｈｉｓｈａ　 　 　 　 ｗｅｔｈｕ. ①

ＮＣ.１￣Ｓｉｐｈｏ 　 ＳＭ１￣ＣＯＰ.１￣１.ｔｅａｃｈｅｒ　 ｏｕｒ
‘Ｓｉｐｈｏ ｉｓ ｏｕ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.’

(２１) Ｕ￣ｂｕｔｉ　 　 　 　 　 ｗａｋｈｏ　 　 ｕ￣ｙｉ￣ｎｄｏｄａ.
ＮＣ.１￣ｂｒｏｔｈｅｒ　 ｙｏｕｒ　 　 ＳＭ.１￣ＣＯＰ.９￣ｍａｎ
‘Ｙｏｕ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ａ ｍａｎ.’

例(２０－２１)中系动词的强制性体现了祖鲁语中

句子的勾连性和延续性[７]ꎬ这也充分说明祖鲁语侧重

于时间性表达的特点ꎮ
综上所述ꎬ祖鲁语中的句子以动词为中心ꎬ动词

是语法功能标记ꎬ如主语标记、宾语标记、否定、时态、
语气ꎬ以及派生词缀ꎬ如使动、被动、实用体、相互体的

承担者ꎮ 祖鲁语中的名词不能单独构句ꎬ不存在类似

于汉语的名词谓语句ꎮ 这些特征进一步说明祖鲁语

的时间性更为突出ꎮ

三、 从时体系统的复杂性与必要性
看祖鲁语的时间性特质

　 　 王文斌[１]认为ꎬ英语中的时体系统也是英语偏重

于时间表达的一个有力佐证ꎮ 时体是英语不可或缺

的语法范畴ꎬ事物的行为、动作发生的时间或处于的

状态需借助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达ꎬ而且英语的时体

系统在句构中具有强制性ꎮ 汉语中没有严格意义上

的时态ꎬ时间的表达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依靠语境来传

达ꎬ这是汉语侧重于空间性的缘故ꎮ
班图语言中存在丰富的时态系统ꎬ不但过去、现

在、将来等时间概念通过语法手段来表达ꎬ事件离说

话时间的距离(ｒｅｍｏｔ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ｎｅｓｓ)也可以通过

语法手段体现出来[２６]ꎮ 祖鲁语中有五种基本时态:

① 在现在时中ꎬ系动词前的主语标记ꎬ即(２０)和(２１)中的 ｕꎬ可以不出现ꎻ在其他的时态ꎬ该主语标记必须出现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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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过 去 时 ( ｒｅｍｏｔｅ ｐａｓｔ )、 近 过 去 时 ( 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ｓｔ /
ｐｅｒｆｅｃｔ)、现在时(ｐｒｅｓｅｎｔ)、近将来时( ｒｅｃｅｎｔ ｆｕｔｕｒｅ)、
远将来时(ｒｅｍｏｔｅ ｆｕｔｕｒｅ)ꎬ另外还有一种“近过去进行

时(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)” [２０][２２]ꎮ 远过去时通常用来描

述发生在离说话时间较远的事件或状态ꎮ Ｄｏｋｅ[２０] 认

为ꎬ说话当天和前一天发生的事件通常不能用远过去

时ꎮ 上文提到ꎬ近过去时ꎬ也被称为现在完成时ꎬ用来

描述最近发生的事件ꎬ或过去发生的事件ꎬ其结果或

影响在说话时间仍在持续ꎮ 近将来时和远将来时之

间的区别与远过去时和近过去时类似ꎬ前者通常指在

不久的将来发生的事件或出现的状态ꎬ后者一般指相

对较远的事件或状态①ꎮ 在没有语境或时间副词的

情况下ꎬ时态标记可以表明事件发生或状态出现的时

间ꎬ如(２２－２７)ꎮ

(２２) Ｕ￣ｍａｍａ　 　 　 ｕ￣ｐｈｅｋ￣ａ　 　 　 ｉ￣ｎｙａｍａ.
ＮＣ.１￣ｍｏｔｈｅｒ　 ＳＭ.１￣ｃｏｏｋ￣ＦＶ　 ＮＣ.９￣ｍｅａｔ
“Ｍｏｔｈｅｒ ｃｏｏｋｓ / ｉｓ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ｍｅａｔ.”

(２３) Ｕ￣ｍａｍａ　 　 　 ｕ￣ｐｈｅｋ￣ｅ　 　 　 　 ｉ￣ｎｙａｍａ.
ＮＣ.１￣ｍｏｔｈｅｒ　 ＳＭ.１￣ｃｏｏｋ￣ＰＲＦ　 ＮＣ.９￣ｍｅａｔ
“Ｍｏｔｈｅｒ ｈａｓ ｃｏｏｋｅｄ ｍｅａｔ / ｃｏｏｋｅｄ ｍｅａｔ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.”

(２４) Ｕ￣ｍａｍａ　 　 ｕ￣ｂｅ￣ｐｈｅｋ￣ａ　 　 　 ｉ￣ｎｙａｍａ.
ＮＣ.１￣ｍｏｔｈｅｒ　 ＳＭ.１￣ＰＳＴ.ＰＲＯＧ.￣ｃｏｏｋ￣ＦＶ　 ＮＣ.９￣ｍｅａｔ
“Ｍｏｔｈｅｒ ｗａｓ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ｍｅａｔ (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) .”

(２５) Ｕ￣ｍａｍａ　 　 　 　 ｗ￣ａ￣ｐｈｅｋ￣ａ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　 　 ｉ￣ｎｙａｍａ.
ＮＣ.１￣ｍｏｔｈｅｒ　 　 ＳＭ.１￣ＰＳＴ￣ｃｏｏｋ￣ＦＶ　　 　 ＮＣ.９￣ｍｅａｔ
“Ｍｏｔｈｅｒ ｃｏｏｋｅｄ ｍｅａｔ (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ｇｏ) .”

(２６) Ｕ￣ｍａｍａ　 　 　ｕ￣ｚｏ￣ｐｈｅｋ￣ａ　 　 　 　 　 ｉ￣ｎｙａｍａ.
ＮＣ.１￣ｍｏｔｈｅｒ　 ＳＭ.１￣ＦＵＴ￣ ｃｏｏｋ￣ＦＶ　 　　 　 ＮＣ.９￣ｍｅａｔ
“Ｍ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ｏｋ ｍｅａｔ (ｓｏｏｎ) .”

(２７) Ｕ￣ｍａｍａ　 　 　 　　 ｕ￣ｙｏ￣ｐｈｅｋ￣ａ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　 　 ｉ￣ｎｙａｍａ.
ＮＣ.１￣ｍｏｔｈｅｒ　 　 ＳＭ.１￣ＦＵＴ￣ｃｏｏｋ￣ＦＶ　 　　 　 ＮＣ.９￣ｍｅａｔ
“Ｍｏｔｈｅｒ ｗｉｌｌ ｃｏｏｋ ｍｅａｔ (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) .”

例(２２)为现在时ꎬ没有显形标记ꎬ例(２３)中的￣ｅ
是近过去时标记ꎬ例(２４)中的 ｂｅ 为近过去进行时标

记ꎬ例(２５)中的 ａ 为远过去时标记ꎬ例(２６)中的 ｚｏ 为

近将来时标记ꎬ例(２７)中的 ｙｏ 为远将来时标记ꎬ这些

标记分别表明句中事件发生的时间ꎮ②

除了上述五种基本的“时” ( ｔｅｎｓｅ)ꎬ祖鲁语中有

三种基本的“体”(ａｓｐｅｃｔ)ꎬ包括一般体(ｓｉｍｐｌｅ)、进行

体(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)、开始体(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) [２０](１６６－１７９)ꎮ 五种

基本“时”与三种基本“体”ꎬ组成多种复合时态ꎬ如
(２８－３０)ꎮ

(２８) Ｓｅ￣ｎｇｉ￣ｔｈａｎｄ￣ａ　 　 　 　 　 ｕＳｉｐｈｏ.
ＥＸＣＬ￣１ＳＧ￣ｌｏｖｅ￣ＦＶ　 ＳＭ.１￣Ｓｉｐｈｏ
“ Ｉ ｌｏｖｅ Ｓｉｐｈｏ ｎｏｗ (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ｌｏｖｅ ｈｉｍ ｂｅｆｏｒｅ) .”

(２９) Ｕ￣ｍａｍａ　 　 ｗ￣ａ￣ｙｅ￣ｐｈｅｋ￣ａ　 　 　 　 　 ｉ￣ｎｙａｍａ.
ＮＣ.１￣ｍｏｔｈｅｒ　 ＳＭ.１￣ＰＳＴ￣ＰＲＯＧ￣ｃｏｏｋ￣ＦＶ　 ＮＣ.９￣ｍｅａｔ
“Ｍｏｔｈｅｒ ｗａｓ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ｍｅａｔ (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ｇｏ)”

(３０) Ｕ￣ｂａｂａ 　 　 ｕ￣ｙｏｋｕ￣ｂａ　 　 　 　 ｅ￣ｌｉｍ￣ａ.
ＮＣ.１￣Ｆａｔｈｅｒ 　 ＳＭ.１￣ＦＵＴ￣ＰＲＯＧ　 ＰＴＣＰ￣ｐｌａｎｔ￣ＦＶ
‘Ｆａｔｈ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.’

例(２８)中的 ｓｅ 为开始体的标记ꎬＤｏｋｅ[２０][２７]称之

为 “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”ꎬ 表 示 事 件 或 状 态 在 参 考 时 间

(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)之前没有发生或不存在ꎬ从参考时

间开始发生或存在ꎮ (２８)意为“我之前不爱ꎬ现在爱

ｕＳｉｐｈｏ 了”ꎮ 例(２９)中的远过去时标记￣ａ￣和进行时

标记￣ｙｅ￣复合成为远过去进行时ꎬ例(３０)为远将来进

行时ꎮ
如上所提ꎬ王文斌[１]指出英语构句中时体标记具

有强制性ꎬ汉语中表示时体的“着、了、过”等标记助

词则不是强制性的ꎬ在很多情况下ꎬ句中并无这些时

体标记助词ꎬ如“他出生在浙江” “他昨天上班ꎬ今天

也上班ꎬ明天还是要上班” “我今晚做完作业就去睡

觉”ꎬ时间信息通过语境来确定ꎮ 然而ꎬ同英语一样ꎬ
祖鲁语中的时体标记具有强制性ꎬ句中必须出现时态

标记ꎬ如(２３－３０)中的近过去时标记 ｅꎬ近过去进行时

标记 ｂｅꎬ远过去时标记 ａꎬ近将来时标记 ｚｏ 和远将来

时标记 ｙｏꎮ 如果句中无这些时态标记出现ꎬ句子便不

符合语法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例(２２)中没有显形时态标

记ꎬ祖鲁语中的现在时ꎬ分为短式(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)和长式

(ｌｏｎｇ ｆｏｒｍ) [２８]ꎬ有时也被称为连续式( ｃｏｎ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ｍ)
和不连续式(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ｍ) [２３] [２９]ꎬ前者无形态标记③ꎬ
后者的标记为￣ｙａ￣ꎬ出现在动词前ꎬ如(３１－３２)ꎮ

①

②

③

根据我们对祖鲁语母语者的访问调查ꎬ大部分母语者认为过去时和将来时的“远近”具有相对性ꎬ远过去时和近过去时、近将来时和远将来时

之间没有明显界限ꎬ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再做深入探讨ꎮ
祖鲁语中的时态系统极其复杂ꎬ目前对祖鲁时态和语气的研究也还很不成熟ꎬ此处的目的是通过展示不同种类的时态以说明祖鲁语侧重于时

间特质的表达ꎬ在将来的研究中再对祖鲁语的时态系统做深入探究ꎮ
现在时在很多语言中ꎬ如英语ꎬ大多为无标记时态(ｄｅｆａｕｌｔ /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 ｔｅｎｓｅ)ꎮ 需注意的是ꎬ英语在表达一般现在时时ꎬ若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ꎬ
那么句中的谓语动词需加“￣ｓ”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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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１) Ｎｇｉ￣ｔｈａｎｄ￣ａ　 ｉ￣ｎｊａ.
１ＳＧ￣ｌｏｖｅ￣ＦＶ ＮＣ.９￣ｄｏｇ
“ Ｉ ｌｏｖｅ ａ ｄｏｇ.”

(３２) Ｎｇｉ￣ｙａ￣ｙｉ￣ｔｈａｎｄ￣ａ　 　 　 　 　 ｉ￣ｎｊａ.
１ＳＧ￣ＤＩＳ.ＰＲＳ￣ＯＭ.９￣ｌｏｖｅ￣ＦＶ　 ＮＣ.９￣ｄｏｇ
“ Ｉ ｌｏｖｅ ｔｈｅ / ａｄｏｇ.”

例(３１)是现在时的短式ꎬ句中无显形标记ꎻ例
(３２)为现在时长式ꎬ标记为￣ｙａ￣ꎬ通常伴随着宾语标

记ꎬ两句在时间上无差别ꎮ
以上论述表明ꎬ祖鲁语有着复杂丰富的时体系

统ꎬ不但可以表示事件发生在过去、现在和将来ꎬ还可

以表示离说话时间的远近ꎮ 时态具有强制性ꎬ在构句

时必须出现相应的时态标记ꎮ 这与英语表现出相同

的特点ꎬ也就是说ꎬ祖鲁语和英语一样ꎬ属于重于时间

性的语言ꎮ

四、 从表时间关系的助动词看
祖鲁语的时间性特质

　 　 祖鲁语中有一类特殊动词ꎬ文献中通常称之为

“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ｅｒｂ” [２０]ꎬ我们暂称之为“助动词”ꎮ 与汉语

中的 “会、能、愿意、应该” 和英语中的 “ ｗｉｌｌꎬ ｃａｎꎬ
ｓｈｏｕｌｄꎬ ｍｕｓｔ”不同ꎬ祖鲁语中的助动词后面通常跟虚

拟语气或分词[２０]ꎻ在语义上ꎬ多表示事件之间的时间

关系ꎬ如(３３－３６)ꎮ

(３３) Ｓ￣ａ￣ｇｏｄｕｋ￣ａ 　 　 　 ｓ￣ａ￣ｂｕｙｅ　 　 　 　 　 ｓ￣ａ￣ｄｌ￣ａ.
１ＰＬ￣ＰＳＴ￣ｇｏ ｈｏｍｅ￣ＦＶ　 １ＰＬ￣ＰＳＴ￣ｂｕｙｅ　 １ＰＬ￣ＰＳＴ.
ＳＪＮＣ￣ｅａｔ￣ＦＶ
“Ｗｅ ｗｅｎ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ｅ ａｔｅ.”

(３４) Ｎｇ￣ａ￣ｆｉｋｅ　 　 ｎｇ￣ａ￣ｈｌａｌ￣ａꎬ 　 　 　 ｎｇ￣ａ￣ｄｌ￣ａ.
１ＳＧ￣ＰＳＴ￣ｆｉｋｅ １ＳＧ￣ＰＳＴ. ＳＪＮＣ ￣ｓｉｔ￣ＦＶ 　 １ＳＧ￣
ＰＳＴ￣ｅａｔ￣ＦＶ
“ Ｉ ｓａｔ ｄｏｗ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Ｉ ａｔｅ.”

(３５) Ｎｇｉ￣ｋｅ　 　 ｎｇｉ￣ｇｉｊｉｍ￣ｅ.
１ＳＧ￣ｋｅ　 １ＳＧ￣ｒｕｎ￣ＰＲＳ. ＳＪＮＣ.
“ Ｉ ｒｕｎ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.”

(３６) Ｕ￣ｈａｍｂｅ　 　 　 　 ｅ￣ｌｗ￣ａ.
３ＳＧ￣ｈａｍｂｅ　 ＰＴＣＰ￣ｆｌｉｇｈｔ￣ＦＶ
“Ｓ / ｈｅ ｆｉｇｈｔ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.”

例(３３)中的助动词 ｂｕｙｅ“ｔｏ ｄｏ ｎｅｘｔ”和(３４)中的

ｆｉｋｅ“ｔｏ ｄｏ ｂｅｆｏｒｅ”ꎬ均表示两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ꎬ
其 后 跟 虚 拟 语 气ꎮ 例 ( ３５ ) 中 的 ｋｅ “ ｔｏ ｄｏ
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”ꎬ表示偶尔做某事ꎬ(３６)中的 ｈａｍｂｅ“ ｔｏ
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”表示事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

持续发生ꎮ
此类助动词在祖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ꎬ使用频率

很高ꎬ很大部分如(３３－３６)所示ꎬ表示事件的时间关

系ꎬ这进一步体现了祖鲁语侧重于时间性的表达ꎮ

五、 结 语

本文通过对祖鲁语中动词和时体的考察ꎬ揭示祖

鲁语重动而不重名ꎬ动词词干是基础ꎬ大量名词都是

由动词派生而来ꎬ动词在构句时承担着各种不同语法

范畴的标记ꎬ是句子的核心ꎮ 祖鲁语中的名词不能单

独构句ꎬ不存在名词谓语句ꎮ 祖鲁语中的形容词为封

闭词类ꎬ数量较少ꎬ但存在状态动词ꎬ侧重对人、事物

的状态或事件过程变化的描述ꎮ 祖鲁语的时体复杂

丰富ꎬ不但可以表示事件发生在过去、现在和将来ꎬ还
可以表示离说话时间的远近ꎮ 时体标记具有强制性ꎬ
在构句时必须出现相应的时体标记ꎮ 同时ꎬ祖鲁语中

还存在表示事件之间时间关系的助动词ꎬ这是汉语和

英语中所没有的ꎮ 这些特征都表明祖鲁语是以时间

为主导ꎬ具有时间性ꎮ 王文斌[３][４][５] 和于善志、王文

斌[６]等人提出ꎬ语言的时间性特质和空间性特质还体

现在语用、认知、篇章等方面ꎬ对此ꎬ我们将在后续研

究中从多种角度探究祖鲁语的时间性特质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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